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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报记者 姜澎

“人生再漫长 ， 也只是由每 一 天

组成的 ， 我的人生很简单 ， 那就是尽

最 大 的 努 力 做 好 每 一 天 的 每 一 件 事 ！
这让我在当年只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准

备好了高考……当你们拿着毕业 文 凭

离校时， 你们都获得了一张人生护照，
但是能够走多远 ， 却仍然取决于你们

自己。” 当中科院 “顶尖千人计划” 学

者 、 美国科学院院士袁钧瑛在复旦大

学 2017 届毕业典礼上， 与毕业生们分

享她的成功经验时 ， 台下的学生和老

师们都禁不住鼓起掌来 。 很少有人知

道 ， 她还是恢复高考以后的首届上海

市高考的理科状元 ， 比第二名要高出

几十分。
她 是 1977 年 考 入 复 旦 大 学 生 物

系， 并且在 1989 年获得哈佛大学神经

学博士学位 ， 同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

进行博士后研究。 1990 年受聘于哈佛

大学医学院 。 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

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 。 袁钧瑛是世界

上第一位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 ， 她

的研究为药物治疗退行性神经疾病提

供了基础。 2012 年以 “顶尖千人计划”
身份 ， 她在上海牵头成立中科院生物

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 （IRCBC）， 并担

任中心主任 。 这位今年 5 月份刚刚被

选 为 美 国 艺 术 和 科 学 院 院 士 的 学 者 ，
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。

■曾德琨

“如果你要去和一个人谈判 ， 你

被 安 排 到 会 议 室 等 候 。 房 间 很 干 净 ，
没有什么杂物。 桌面上有一个烟灰缸、
一支笔和一张白纸。 椅子摆放得很整

齐。 会议室里有一台电视机 ， 电视机

下有一些杂志。 基于此 ， 你觉得将要

和你谈判的这个老板是男的 ， 还是女

的？” 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管理类课

程的一个问题。
中国的学生真的很关心最终答案：

这个老板究竟是男还是女 ？ 但是 ， 美

国老师说： 是男是女都不重要 ， 重要

的是你们分析的过程。
如果在中国的学校里 ， 这个老板

的性别一定能确定。 有确定的答案就

一定会证明班上一些学生对了 ， 另一

些学生错了 。 对与错———对中国的学

生来说， 非常重要， 因为我们从小受

的教育就让我们对结果有着一种水到

渠成的执念。
上 海 2017 年 的 物 理 等 级 考 结 束

后， 学生普遍对一道题目的设计表示

惶恐 ， 其有如下选项 ： A.左高 ； B.右
高 ； C.等高 ； D.不确定 。 在理科学习

中往往存在 “是与非 ” 的界线 ， 这种

选项很少遇到， 但答案恰恰是 “不确

定 ”。 场 外 的 家 长 议 论 此 题 时 ， 都 表

示， 若是自己， 很可能不敢选 “不确

定” 选项。 因为家长接受教育的时代，
更 是 对 知 识 下 定 论 的 被 动 接 受 时 代 ，
以学习 “是什么” 为目的。

具有创造性特点的人应该是这样

的： 好奇、 思维灵活 、 独立行事 、 喜

欢提问、 善于探索。 好奇的孩子 ， 他

想象力丰富， 喜欢叙述， 会不断提问。
现在基础教育就号称着力于培养学生

的探究、 质疑、 批判思维等素质 ， 特

别 在 高 考 改 革 转 型 阶 段 ， “不 确 定 ”
答案的题目迎合了这一思路 ， 并且在

评价上做了示范。 只有在评价方式上

有显性指引， 教育观念和模式才会快

速转型， 这就是考试的指挥棒。

什么时候开始， 孩子不喜欢
问问题了？

纵向地看 ， 我们最喜欢问问题的

年龄大概是童年 ， 3~5 岁期间 ， 孩子

对周围世界有极大好奇 ， 用问不完的

“为什么 ” 表 达 他 的 探 索 和 思 考 ， 这

种 本 能 会 出 现 在 每 一 个 适 龄 孩 子 的

身 上 ， 但 每 个 孩 子 的 成 长 却 不 尽 相

同 ， 其 原 因 是 父 母 对 待 孩 子 的 提 问

态度迥然 。
当 孩 子 问 你 ： 为 什 么 儿 歌 里 唱

“两只老虎， 跑得快， 一只没有尾巴 ，
一只没有耳朵”？ 如果家长告诉孩子 ，
这都是假的， 不必追究 ， 那孩子就真

的被家长绊倒在起跑线上了 ； 如果家

长跟孩子一起编个故事 ， 用不同的假

想， 丰富的情节， 往往可以启动孩子

的 思 维 。 我 们 常 常 看 到 孩 子 拿 个 玩

具， 自言自语地玩半天 ， 那时的他已

经进入了充满想象的虚拟世界。

好景不长 ， 进入学校教育后 ， 我

们的孩子越来越不会 、 也不敢问问题

了， 他们怕出错， 怕被别人嘲笑 。 教

师教育的法宝往往是 “示众”， 即表扬

那些考高分的、 得奖的学生 ， 同时就

是在对其他同学进行精神鞭挞。

“切问近思” 是孩子的本能，
该如何唤醒？

漫长的求知路上 ， 学生当然有很

多 深 层 次 的 疑 问 ， 他 们 会 相 互 讨 论 、
上网查答案， 但最有效 、 最能教学相

长的向老师请教的习惯却越来越淡化。
有 些 学 生 来 问 老 师 ， 开 场 白 是

“老师， 我有个很蠢的问题……” 谁把

孩子培养得那么懦弱？
当学生上课没有听清楚 ， 下课来

问 ， 有 的 老 师 会 说 “我 刚 才 不 是 讲

过 了 吗 ？” 虽 则 再 讲 了 一 遍 ， 学 生 却

可 能 因 为 惶 恐 还 是 没 听 懂 ， 以 后 却

再 不 来 问 了 ； 有 的 老 师 口 头 禅 是 ，
“这 道 题 很 简 单……还 有 人 不 懂 吗 ？”
那 部 分 还 不 懂 的 人 被 堵 住 了 嘴 ， 还

敢问吗 ？
虽 则 初 中 阶 段 学 生 在 整 理 错 题 、

错题订正等学习习惯方面得到很好的

培养， 但笔者发现学生主动质疑 、 进

而将知识整合的能力 、 理解学科精髓

并 通 过 阅 读 进 行 拓 展 的 愿 望 都 很 差 ，
甚至没有。

通过大量刷题而获得高分的学习

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， 学生已经不是在

学文化学知识， 而是在学做题 。 若不

能在高中阶段恢复学生 “求索 ” 的本

能， 进入大学特别是到国外留学的学

生将是痛苦迷茫的。
理不辨不明 ， 但凡学生来向笔者

提问， 笔者总会反问他 ： “你是怎么

想的， 把你的思路说给我听……” 有

些 学 生 在 自 述 过 程 中 就 会 发 现 漏 洞 ，
无需老师只言片语， 他就彻悟了 ， 这

比老师教会他更让他欢心鼓舞 ， 因为

是他自己习得的。
笔者所在学校在教学管理上设计

了 “切问室”， 每天在特定时段组织各

学科老师到指定地点摆摊为学生答疑

解惑， 学生的反应是 ： “切问室的存

在给我们一个放心的 、 稳定的时间找

老师答疑， 也推动我们多思考 ， 有些

新颖的想法也能及时和老师沟通”。 语

文组陈晓蕾老师开设了 “倾听空间 ”，
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 ， 分享他们对生

活的感悟； 年级里除了班主任外 ， 还

有大量导师， 设立导师制时 ， 个别学

生有些失望， “导师就是和我们聊天，
不给我们讲题？” 这样的学生是应试教

育 的 产 物 ， 做 题 是 他 们 唯 一 的 爱 好 。
好在， 高中阶段的教育还能有机会去

弥补和唤醒。
“风” 是 “万状而无状 ， 万形而

无形”， 老师对学生有纵向的讲授， 也

有横向的讨论交流， 不经意的一句话、
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，
对深陷局中、 充满疑情的人来说 ， 会

有四两拨千斤之效。

能动的思维模式是机器人抢
不走的财富

21 世纪， 知识的习得与再现， 电

脑也能做到。 这是人工智能抢饭碗的

时代， 什么是机器抢不走的 ？ 创造性

学力， 能动的思考型学力。
我们现在的教育 ， 注重确定性知

识的传授， 确定性问题的解决 ， 学生

缺少面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认识和探

索的勇气与能力。
学校传授的知识是人类探索的结

果 ， 不 是 探 索 的 过 程 ， 仅 传 授 结 果 ，
并不能培养受教育者探索未知的愿望

与能力。
学生潜意识里 ， 都有一个毫无疑

问的确定性前提假设 ， 于是学生解决

问 题 而 需 要 的 知 识 边 界 也 是 确 定 的 。
当学生长期经受这样的训练后 ， 他自

然习惯寻找一定存在的那些确定的答

案， 而不是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。
学生购买教辅书 ， 倘若没有配标

准答案， 就像跛足的人失去了拐杖一

样， 他们没有自信去完成 ； 有时遇到

答案错误的情况， 他们也会迟疑地把

自 己 的 答 案 划 去 ， 再 把 那 个 所 谓 的

“标答” 恭敬地抄在边上。
再看上海 2017 年的等级考试 ，无

论是物理学科那个有“不确定”选项题，
还是化学试卷中大量的“为什么要在此

处放一个干燥管、 为什么要先通氨气、
为什么该物质在空气中变色”等 ，生物

试卷中大段的文字论述题……这些问

题其实还是紧扣书本知识 ， 即背诵型

抓关键词的叙述题， 没有太多挑战性。
但变革是， 注重科学知识的规范表达，
注重 “知其所以然 ” 的考核 。 由此过

渡， 未来将可以设计材料阅读、 剖析、
论证的题型， 这种考试评价将逼迫日

常教学就强调学科思维 ， 譬如就化学

的实用性来设计： 向自然界寻找原料，
利用相关化学原理进行制备提纯产物，
预估产率、 能耗、 性价比回收废物保

护环境等。 这样的试题必然难以统一

标准答案。
杜绝过度刷题 ， 让学生拥有各学

科的思维方式并保有学习热情 。 把刷

题的时间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能

力、 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， 恢复孩

子时代提出问题的勇气 ， 和进行批判

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， 饱有丰富的好奇

心。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 ： 教

育的真正意义， 难道不是培养你的智

慧， 借着它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？ 智

慧 是 什 么 ？ 它 是 一 种 无 限 的 包 容 力 ，
允许你自由地思想 ； 没有恐惧 ， 没有

公式， 然后你才能发现什么是真实的、
正确的事物。

（作者为复旦附中高级教师）

■林晨曦

人工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。 当下，
人人都说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， 而

我， 从 2002 年就身处人工智能研究领

域， 我的感觉就是： 我站在火车站的

月台上， 听到火车的汽笛声 ， 立刻就

看到火车呼啸而来， 眨眼之间 ， 又呼

啸而去。 这就是 AI， 这个朝我们扑面

而来的时代， 很可能就这么一瞬间。
去 年 年 初 “出 山 ” 的 阿 尔 法 狗

（AlphaGo） 和李世石下棋前 ， 很多人

都觉得机器离下围棋还很远 ， 但是当

它第一次赢了人类九段以后 ， 现在已

经很难评价它的段位了 。 我们现在正

处于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。

人人都应该追求：
在 10 年的尺度上， 持续做世界第一

2002 年， 当我还是上海交大学生

时 ， 代 表 学 校 参 加 了 ACM/ICPC 的 比

赛， 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 。 当时的我

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 。 但是回国

后， 学校给了我们很多荣誉 。 此时的

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 ， 很多老师和

我们说 ， 我们获奖的意义在于———至

少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空间 ， 我们是可

以站在世界最顶尖舞台上的。
但是， 于我个人 ， 我的人生沉淀

下了什么呢？
2002 年， 我参加比赛时， 亚洲参

赛 的 队 伍 大 约 是 60 支 左 右 ， 但 是 ，
现在亚洲参赛的大学队伍 ， 可能已经

超过 1 万支了。 这是过去十多年间的

变化。
我 最 初 是 上 海 交 大 材 料 系 学 生 ，

拿了 ACM 比赛的世界前十名后， 去了

计算机系。 到计算机系后 ， 获得了世

界冠军。 后来我和队员们讨论时 ， 发

现我们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想赢，
我们比当时所有参赛的其他学生 ， 都

更想拿到世界冠军。
原因是当时清华的目标是想拿前

三名， 因为他们一直是第四名 ， 而我

们 一 直 不 如 清 华 ， 我 们 想 超 过 清 华 ，
所以我们就定下了第一名的目标 。 这

和体育精神或者奥运精神一样 ， 除了

要勇敢拼搏， 还要有敢于胜利的精神。
创业的过程也同样如此 。 我的经

验就是， 开始时， 就不要把一件事情

想像成是不可能的 。 只有当我们认为

它是可能的时候才会真的发生 。 2005
年， 我们获得了第二个世界冠军 ， 而

在过去的 15 年中， 我们共拿了 3 个世

界冠军， 还有很多世界前三的成绩。
这段经历带给我的体会是———我

们就是要立志做世界级的工作 ， 并且

立志在 10 年这个尺度以上， 持续做世

界级的工作。
后来， 我工作时， 曾经的老板对我

说， 他认为计算能力是中国需要拥有自

主知识产权的一种战略资源。 我这个交

大工科生， 瞬间就被激发了浪漫主义家

国情怀， 也定下了我在人工智能领域创

业的方向。 因为我希望在中国的土壤

里， 创造一个企业， 能够在世界级的舞

台上绽放光彩， 释放能量。

当大家都逃离的时候，
坚守才能等到大时代

创业公司是什么 ？ 就 是 从 0 到 1
的过程， 并且要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。
而这两个特性， 伴随的是极强的不确

定性和高风险。
2012 年我创业时， 人工智能还没

有火。 但是定下目标， 就必须要坚守，
这是我的看法。 而人工智能中深度学

习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我们现在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都

是加拿大的一位大学教授乔弗里·亨特

发 明 的 。 正 如 伟 大 往 往 和 误 解 相 伴 ，
亨特的实验室一直从事人工智能的研

究。 但是， 2010 年时， 恰好是人工智

能研究的低谷， 甚至亨特这样最顶尖

实验室的博士生也发不出论文 。 很多

人都转了方向， 但是 ， 亨特他们却一

直坚守在这个领域。
2012 年以后， 技术领域迎来了大

反转， 现在甚至到如果不是深度学习

的研究， 就会发不出论文的程度。
当我们在坚守的时候 ， 谁能想到

什么时候会爆发， 谁又会知道 ， 自己

是 需 要 默 默 坚 守 三 十 年 还 是 五 十 年 。
伟大的事业往往就是这么坚守的过程，
每当这个时候， 带来的都是大家的误

解。 即便是科研论文 ， 也是如此 。 往

往会越伟大的学术论文 ， 第一次发表

的时候， 在统计学意义上经常会被拒

掉， 因为思路太超前了 。 很多人根本

看 不 到 ， 这 是 正 常 的 学 术 界 的 状 态 。
创业更是如此， 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

候， 你身边的人都是反对的 ， 所以创

业又是一件持久的事情。

寂寞中坚守 10 年，
才可以做出伟大的产品

我们开始创业时， 先选择了北京，
当时北京几乎每个咖啡馆里都有很多

人在讨论创业。 但我从北京落荒而逃，
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人安静

地做出东西。 我回到了闵行交大 ， 这

个鸟不拉屎的故乡。
有一天 ， 在闵行校区边的一个小

区里， 我鼓动合伙人 ， 如果有十个人

和我们一样想做这件事情 ， 如果我们

就 在 这 个 小 区 里 面 安 安 静 静 做 十 年 ，

一定会做出伟大的东西 ， 当时我们已

经坚持了五年。
确实 ， 现在我们做的人脸识别已

经颇有名气了。 我们的系统曾经根据

一个人 15 年前的照片在几十万、 几百

万， 甚至几个亿的数据中 ， 通过数据

交叉， 把现在的他找出来 ， 破获了一

起案件。
5 年前， 我们创业做 AI 的时候，

AI 这个词根本没有人提； 我们看到了

安防的市场， 而当时的安防市场并不

让人觉得很有前景 。 有坚守才会产生

远见。
创业不是投机取巧或者挣一笔快

钱 的 过 程 ， 还 是 要 老 老 实 实 做 事 ，
解 决 社 会 中 的 一 些 根 本 问 题 。 现 在

我 们 在 尝 试 做 高 精 度 医 疗 。 通 过 AI
对 电 子 化 的 病 历 进 行 理 解 ， 转 化 成

机 器 能 够 看 懂 的 知 识 图 谱 ， 进 行 推

理和演算 。
有很长一段时间 ， 我们常常会被

问到一个问题，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有

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？
第一个瞬间我总是感到有点悲观，

因为中国最好的人才 ， 全世界最好的

人才都被美国吸引过去了。
但是 ，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， 中国

在高速发展过程中 ， 积攒了这个世界

上最多的世界级难题 。 不论世界级难

题是否只能由世界级人才解决 ， 我们

可以确定的是， 如果没有世界级难题

做不出世界级的工作 。 而中国的人工

智能发展， 也在于中国有非常多的世

界级的难题， 当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

完成这些事情。 那就是我们的人才可

以展示才华的年代了。
（作者为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 ，

根据作者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演
讲整理）

考试时，有个答案是“不确定”，你敢选吗？

人工智能发展给我们带来启示———

坚守， 才能看到无与伦比的时代

人生很简单，
就是尽力做好每一天的事
———访 1977年上海高考理科状元、 生物学家袁钧瑛

在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到极致， 这是她成功的秘诀

袁钧瑛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 ， 只

有一句话———每天 都 尽 最 大 的 努 力 做

好每件事 。 这不仅是她当年成为高考

第一名的秘诀 ， 也是她长久的科研工

作和生活中的秘诀 。 她说 ： “如果有

一件事要做 ， 我一定会当天干完 。 就

像我现在写文章 ， 我一定会当天写到

没有东西可写为止。”
在她看来 ， 能够来复旦读书 的 学

生 ， 大多数智力其实都已经够了 ， 关

键是 “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想干

的事情吗”。 袁钧瑛坦言， 在我的一生

中 ， 遇到过很多成功的人 ， 他们共同

的特点就是把想干的事情在自己能力

范围内做到极致。
袁钧瑛出生于书香家庭 ， 爷 爷 是

有机化学专家 ， 原上海医科大学唯一

的二级教授袁开基 ， 外公是著名的翻

译家李青崖 ， 奶奶和父母也都是复旦

大学的教师。
但是 ， 在她刚上小学一年级 ， 就

遭遇了 “文革 ”。 当年仅 40 岁的父亲

因为医疗事故去世时， 袁钧瑛只有 10
岁 ， 她的弟弟也才只有一岁 。 “我们

全家连冬天的衣服都被封存 ， 整个冬

天， 只能穿着很单薄的衣服过冬。” 在

那个无书可读 ， 无学可上的年代 ， 她

最爱做的事， 就是写文章。 小学阶段，
她的文章就常常是范文 。 “生逢那个

特殊年代 ， 我至今拼音都不好 ， 因为

小学就没怎么上过。” 袁钧瑛在接受记

者采访时说。

幸运的是 ， 她遇到了一个 善 良 班

主 任 陆 老 师 。 班 主 任 找 到 她 的 母 亲 ，
说： “钧瑛应该上大学。” 但是在那时

候的袁钧瑛心中 ， 这是想都不敢想的

事情。
高中毕业后 ， 袁钧瑛进了 棉 纺 机

械厂 。 有一天陆老师突然来到袁钧瑛

家中 ， 告诉她 ， 可以参加高考了 。 但

是没有书， 怎么办？
当时陆老师悄悄地把书从 贴 了 封

条的学校图书馆带出来给她 。 “说实

话 ， 我至今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么

好 ！ 但是 ， 就是这位老师改变了我的

命运。”
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准备 ， 她 以 理

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

系 。 当 时 爷 爷 就 对 她 说 了 一 句 话 ：
“化学是方向， 生物比较适合女孩子。”

而进入复旦以后 ， “其实 我 不 论

对化学还是生物 ， 读完了干什么都没

有概念 ， 只知道 ， 现在我学什么 ， 也

要尽力学好， 把能学的都要学会。” 袁

钧瑛说 ： “当时学英语没有磁带 ， 就

每 天 晚 上 听 着 英 文 广 播 睡 着 。 其 实 ，
我现在也想 ， 如果我不是学生物 ， 而

是学了别的任何一门学科 ， 我都会感

兴趣的。” 因为在她看来， 如果不投入

的话， 很难从任何事情中享受到快乐，
只有享受到快乐了 ， 才可能谈喜欢或

者不喜欢 。 在她看来 ， 很多年轻人说

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些事情的时候 ， 往

往是自己还不够投入。

所谓灵感， 都是来自于全身心的投入和对自己兴趣的追随

“现在我看到学生们在研究 中 常

常会犯相同的错误 ， 那就是他们总是

根据现在世界上最热门的研究来确定

自己的方向 ， 而不是问一问 ， 他们自

己 想 知 道 什 么 。 ” 袁 钧 瑛 告 诉 记 者 ，
“当你追上热门时 ， 热门早就过时了 ，
只有当您追随自己的兴趣时 ， 才能独

辟蹊径， 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。”
而她自己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当她在读书时 ， 全世界科学家最热门

的研究是 DNA 转录控制机制的 研 究 ，
而她选择了当时无人问津的细胞死亡

机制， 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。
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 袁钧瑛去哈佛

大 学 深 造 时 ， 就 遭 遇 了 第 一 个 挑 战 ，
大量的讨论课让她根本无法适应 。 当

导师听说她上课讨论听不懂时 ， 并没

有安慰 ， 只是说 “既然选两门课听不

懂， 那就再多上两门课吧。” 第一年成

为袁钧瑛上课最多的一个学期。
在哈佛的一次神经病理课上 ， 导

师 把 亨 廷 顿 舞 蹈 症 病 人 带 进 了 课 堂 。
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染色体显性遗传

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， 患者肌肉和四肢

像舞蹈样不自主运动 ， 随着病情进展

逐渐丧失说话 、 行动 、 吞咽甚至思考

的能力 。 目前 “亨廷顿症 ” 尚无法医

治 ， 医生所能做的只是给予一些减轻

症状的药物 。 患者坐在轮椅中颤抖着

无法自我控制的样子 ， 深深触动了袁

钧瑛 。 通过文献的研读 ， 她发现 “亨

廷顿症 ” 是由于神经细胞选择性死亡

形成的 ， 这使她对神经生物学中关于

细胞死亡的研究产生了兴趣。
当 时 ， 意 大 利 神 经 生 物 学 家

RitaLevi-Montacini 因 发 现 神 经 生 长 因

子 而 获 得 了 诺 贝 尔 生 理 学 或 医 学 奖 。
通过学习 ， 袁钧瑛知道 ， 在神经系统

发育过程中有大量的神经细胞会死掉。
因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保护神经细胞

不死 ， 这激发了大家致力于研究神经

生长因子的热情。 但是很少有人会问，
细胞在没有神经生长因子的情况下是

怎么死掉的？
当时只是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的 袁

钧 瑛 就 想 知 道 ： “细 胞 是 怎 么 死 掉

的？” 因为， 发育是一个由基因严格控

制的过程 ， 如果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

在发育过程中也会有大量被动性的细

胞死亡 ， 这与发育是基因严格控制的

事实似乎不太相符。
但是 ， 细胞死亡在当时是 一 个 无

人问津的课题， 当她提出这个课题时，
发现哈佛医学院几百个实验室甚至还

没有相关研究 。 老师就建议她去哈佛

大学本部或者麻省理工学院 （MIT） 自

己去找 。 最终 ， 她在 MIT 找到了唯一

的一个实验室 ， 在研究线虫的细胞死

亡机理。
在那里 ， 她遇到了导师 、 2002 年

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罗伯特·霍

维茨 （H．Robert Horvitz）。
由于细胞死亡不是这个实 验 室 当

时的主要研究方向， 所以很长时间里，
只有袁钧瑛一个人在做 。 后来只要会

议或研讨会涉及相关话题 ， Horvitz 就

干脆让袁钧瑛去作报告 。 细胞死亡机

理的研究者如此凤毛麟角 ， 所以袁钧

瑛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，
博士一毕业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。

而当她在线虫的细胞死亡 机 理 研

究方面已有所成就时 ， 她又转向了人

类的细胞凋亡机制研究 。 仅仅两年时

间 ， 就在 《细胞 》 杂志发表了重要的

文 章 ， 第 二 篇 文 章 就 发 表 在 《自 然 》
杂志上 。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 ， 袁钧瑛

已在 《科学 》、 《自然 》、 《细胞 》 等

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达 140 余篇，
这些论文总计已被引用逾 4 万次 ， 有

三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（ISI） 的

引文索引数据库列入当时引用最多的

前十篇生物学论文。
“所以要做成东西不能选 今 天 最

热门的东西 ， 要选有潜力 、 对将来有

影响的学科 。 那些所谓在研究中的灵

光一现或者直觉 ， 绝对不是从天而降

的 ， 而是你长期投入在研究中 ， 长期

的积累所带来的灵感。” 袁钧瑛说。
而袁钧瑛的另一个科研成 功 的 秘

诀是 ， 要训练自己的写作 。 因为 “写

作不是看优美的文字 ， 而是反映的逻

辑思维”。 袁钧瑛告诉记者， 在哈佛大

学 ， 学 生 一 年 级 的 必 修 课 就 是 写 作 ，
一年要写 10 多篇文章， 而学生的逻辑

思维能力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完善 。 现

在她招的中国学生 ， 虽然懂的知识很

多 ， 但是欠缺逻辑思维 ， 这导致实验

设计 、 论文写作都不行 。 “现在我每

年有一半时间在国内 ， 这也是我在国

内期间要帮助培养的研究生的能力。”


